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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方言母语者所使用的亲属称谓“祖父母”与“外祖父母” 

――由地理差异与年龄差异而产生的词汇变异1) 

 

日高知惠实 

金泽大学 

 

内容摘要：本文将根据以徐州方言为母语的发音人的资料，对亲属称谓“祖父母”与

“外祖父母”的词汇变异进行分析。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观点来考察语言演变的过程：（一）

徐州城区的年龄差异；（二）周边乡镇的地理差异与年龄差异；（三）城乡的比较。发音人

为 1930 年代至 2000 年代出生的 345 人。为了将这些资料可视化，本文还绘制了“3D 语

言地图”。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发现了有新词形的产生，也观察到了因为回避同音冲突而

形成的地理上的互补分布情况。 

 

一、前言 

 

《徐州方言词典》 所记录的方言，以徐州市区老派说法为标准（苏晓青・吕永卫 1996）。

说起徐州方言中对“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的称谓，在该词典里被记录为“爷

爷”[iә55・iә]2)、“奶奶”[næ̃35・næ̃]＜[nɛ35・nɛ]、“外爷爷”[uɛ51 iә55・iә]＝“外老爷”

[uɛ51 lɔ35・iә]、“外奶奶”[uɛ51 nɛ35・nɛ]。但要是将青年人所说的方言与周边乡镇的方言

也纳入到视野当中，实际上还存在着许多变异。 

因此本文将根据徐州方言为母语的发音人的资料，对亲属称谓“祖父”“祖母”“外祖

父”“外祖母”面称形式的词汇变异来进行分析。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观点来考察语言演

变的过程。（一）徐州城区的年龄差异；（二）周边乡镇的地理差异与年龄差异；（三）城

乡的比较。岩田 2012 中曾探讨过关于全国性的“祖父母”与“外祖父母”称谓的地理分

布，还收录了广域语言地图，我们也将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随时参照此文。 

话说回来，笔者之所以将本文题目命名为“徐州方言母语者所使用的亲属称谓”，而

不为“徐州方言的亲属称谓”，是因为有些发音人虽然生长在徐州市区，平时也常使用徐

州方言，但是所使用的词语是吸收了普通话或其他方言后转换为适用于徐州方言声韵调系

统的借用词，这严格来说不是徐州方言词汇。可是如果故意排除这些“异物”,将分析对

象只限定于“纯粹”的徐州方言词语，这并不切合现状。本文要探讨的是近年来徐州方言

母语者实际的语言使用情况。 

                                                  
1) 本文在“日本地理言语学会第一届大会”（2019 年 10 月 6 日，东京：青山学院大学）上宣读过

的内容的基础之上，另外又补充了一些关于徐州城区语言状况的分析。 
2) 严格来说，《徐州方言词典》没有设定独立的“祖父〉这一条目，相关内容在第 143 页有如下记

载：【爷爷奶奶】[iә55・iә næ̃35・næ̃]儿媳妇比照自己小孩儿的口吻称“公公”、“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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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资料 

 

本文所使用的方言资料是 2015 年 8 月 9 月、2016 年 3 月及 2019 年 3 月，共三次在

徐州进行实地调查时收集的。发音人 345 人均生长在徐州市区3)，其中 163 人为城区人（即

旧徐州市区），182 人为乡镇人（即旧铜山县）。如图 1 所示，环绕旧市区周围的都是旧铜

山县。两地的界线以《徐州市行政区划》所显示的 1988 年 12 月的行政区为准。离市中心

东北方向约四十公里的旧贾汪区从行政上来说属于旧徐州市区的一个管辖区，但从地理上

来说，它位于旧铜山县大泉乡境内。因此笔者破例将旧贾汪区的资料也列入为乡镇的资料。

发音人的出生年代为 1930 年代至 2000 年代。关于发音人的城乡分类与年龄分类人数，请

参照表 1。 

 

表 1 发音人的城乡分类与年龄分类人数 

出生年代 30 

年代 

40 

年代 

50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90 

年代 

00 

年代 

总数 

城区（旧徐州市区） 3 14 26 36 19 33 32 0 163 

乡镇（旧铜山县） 13 16 21 31 17 21 61 2 182 

 

 

图 1 80 年代的徐州市区和铜山县及周边地区的行政区划图 

 

                                                  
3)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上世纪 80 年代徐州市区面积只有

一百八十多平方公里，2010 年原铜山县撤县并区之后，新划分下来的徐州市区的总面积增加到原

来的约十六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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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区语言使用状况分析 

 

城区面积不大，所以我们不考虑地理差异，仅分析年龄差异。图 2 至图 5 表示生长在

城区的 163 位发音人的调查结果。这些折线图的横轴为发音人的出生年代。我们将发音人

按照他们的出生年代（193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分为 7 组。纵轴为每个词形在各组中所占

的百分比。折线图里使用的各种颜色与第四节呈现的“3D 语言地图”中使用的颜色有一

定的对应关系。 

城区人所回答的“外祖父”“外祖母”词形较多。为了观察大致趋势，这次在各个折

线图中只反映主要的 4 个词形。其他少数回答在解释部分补充说明。 

有一些发音人说，由于称呼的对象已不在世或住在远方而没见过面等原因不知道怎么

称呼，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得到具体的回答，所以不计算在统计数据里。无回答的人数是

“祖父”2 人、“祖母”1 人、“外祖父”1 人、“外祖母”1 人。相反，在同一个发音人回

答出多个词形时，我们分别计算出了每个词形所占的百分比。 

因为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词汇变异，所以除了一些例外，每个词形的语音只表示最典型

的一个形式。但是实际上每个词形都存在着多数语音变异，例如说“爷”的发音老派为［iә］，

但新派为［ie］。 

 

3.1 祖父 

“祖父”称谓没有出现年龄差异，大部分的发音人说“爷爷”（图 2）。 

还有其他占少数的回答，1 位说“老爹”[lɔ35 tie213]，还有 1 位说“公公”[kuŋ213-21 kuŋ]，

这都不是徐州方言的词汇。我们参照发音人祖父的出生地就会发现，前一位的祖父是江苏

宿迁人，后一位的祖父是江苏南通人。宿迁方言将“祖父”叫作“老爹”［lɔ24 tiɛ213］，南

通方言叫作“公公”［koŋ53 koŋ53］（《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编委会 2015a,b）。这恰恰说

明他们吸收了祖父出生地的词形后转换为适用于徐州方言声韵调系统。 

 

3.2 外祖父 

“外祖父”称谓出现年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发音人年龄越小，旧形式的“外爷爷”

[uɛ51 iә55・iә]也随之而减少，新形式的“老爷”[lɔ35・iә]、“外公”[uɛ51 kuŋ213]、“爷爷”

[iә55・iә]却随之而增加（图 3）。“爷爷奶奶”本来仅指父系祖父母。不过有一些青年人将

“祖父母”叫作“爷爷奶奶”，同样也将“外祖父母”叫作“爷爷奶奶”，换句话说，就是

不分内外。 

另外，还有 6 位发音人说“外老（爷）”[uɛ51 lɔ35・iә]，这可能跟发音人的外祖父出

生地在徐州东部乡镇有关（参照 4.2），或者发音人本人特意加上“外”字。那么为什么他

们还加上表示外亲的成分呢？我们可以推测有以下三个可能性：第一，强调外亲的属性；

第二，受到了在中老年层占多数的“外爷爷”称谓的影响；第三，6 位当中有 3 位将“外

祖母”叫作“外奶奶”。所以可能是为了保持配对，“外祖父”的词形也被加上了“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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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区“祖父”称谓的年龄差异       图 3 城区“外祖父”称谓的年龄差异 

 

    
图 4 城区“祖母”称谓的年龄差异       图 5 城区“外祖母”称谓的年龄差异 

 

3.3 祖母 

“祖母”称谓跟“祖父”称谓一样没有出现年龄差异，大部分的发音人说“奶奶”[n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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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ɛ]（图 4）。另外，还有 1 位发音人说“婆阿”[pu55 a55]。这位发音人祖母的出生地是江

苏南通，而南通方言就是将“祖母”叫作“婆阿”［bu24 ɑ21］（《江苏语言资源资料汇编》

编委会 2015a）。这个例子也同样可以说明，亲属称谓果然跟称呼对象的出生地有直接关

系。 

 

3.4 外祖母 

“外祖母”称谓的每个词形出现频率基本上与“外祖父”很相似，也就是说，随着旧

形式“外奶奶”[uɛ51 nɛ35・nɛ]的减少，新形式的“姥姥”[lɔ35・lɔ]、“外婆”[uɛ51 pʰuә55]、

“奶奶”[nɛ35・nɛ]却呈越来越多的趋势（图 5）。如前文所述，将“外祖母”叫作“奶奶”，

也同样是不分内外。 

另外，2 位发音人说“老娘”[lɔ35・niaŋ]、4 位发音人说“朗娘”[laŋ35・niaŋ]。“朗

娘”的“朗”[laŋ]是由“老娘”的第二音节的声母[n]造成的，就是所谓的语音同化现象，

也可以说“叠韵化”。调查结果显示，“老娘”、“朗娘”是通常在徐州东部乡镇被使用的词

形（参照 4.4），而不是城区的说法。笔者已确认过回答这些词形的发音人均有出生在乡镇

的外祖母，这恰恰又可以说明发音人采用了外祖母出生地的词形。 

还有 2 位说“外朗娘”[uɛ51 laŋ35・niŋ]、1 位说“外姥姥”[uɛ51 lɔ35・lɔ]。“朗娘”和

“姥姥”已有“外祖母”的意思。另外又加上“外”字的原因，我们已在“外祖父”词形

时考察过。 

 

四、乡镇语言使用状况分析 

 

接着，我们分析生长在乡镇的 182 位发音人的调查资料。在每个条目中显示词形的分

类（图例）和基于这分类绘制的“3D 语言地图”（图 6、图 8、图 10、图 11）4)。图例中

出示的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回答该词形的发音人数。 

本文所提到的“3D 语言地图”是指，在 XY 平面上加上 Z 轴（时间轴），从而将语言

资料呈现为可视化的立体三维图，可以同时展示地理分布和年龄差异。下文中介绍的“3D

语言地图”有 7 个层，分别表示从 30 年代出生组到 90 年代出生组的 7 个年龄组，最上层

是年龄最大的 30 年代出生组，最底层是年龄最小的 90 年代出生组。不过，90 年代出生

组破例还包括了正好 2000 年出生的 2 位（参照表 1）。 

如前文所述，有一些发音人说不知道怎么称呼对方。这种情况在地图中用“×”表示。

无回答的人数是“祖父”6 人、“祖母”5 人、“外祖父”7 人、“外祖母”8 人。 

有一些发音人说“俺爷”[æ̃35 ie55]等前面加上“俺”字的词形。“俺”是表示“我”的修

饰成分。笔者在调查时已向发音人确认过，这种形式在当面称呼对方时也会使用。 

 

                                                  
4) 日高 2019 已报告过使用“3D 語言地图”的研究成果。并且，在研讨会上发表了使“3D 語言地

图”360 度转动的动画。今后，还打算制作专用网页、公开这些动画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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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祖父 

“祖父”的词形可以分为 3 个类型（图 6）。A 类（●）是“爷”的单音节和重叠形

式。B 类（▲）是“爷”为词根再加上修饰成分“老”的词形。C 类（▼）是“老”的单

音节和重叠形式。 

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A 类分布在西部、B・C 类分布在东部，呈明显的“东西对

立”分布格局（图 7）。在同一个东部地区的老年层和中年层（30 年代至 60 年代出生组）

中出现 B 类、青年层（70 年代至 90 年代出生组）中出现 C 类，所以我们可以判断是由“老

爷”演变成了“老”。也就是说由于“老爷”的第二音节读为轻声而被弱化引起了词根的

脱落，剩下来的“老”成为了词根。“老老”是“老”的重叠形式。根据调查资料，回答

“老老”的 2 位发音人都是 90 年代出生的。因此“祖父”义的“老老”可以说是在徐州

东部乡镇产生的新形式。 

A 类“爷（爷）”主要分布在西部，不过也渗透到东部的青年层。这就意味着 A 类在

扩散到徐州这一带地区。 

 

4.2 外祖父 

“外祖父”的词形可以分为 6 个类型（图 8）。该条目的 A 类（●）、B 类（▲）及 C

类（▼）就是“祖父”A 类、B 类及 C 类的词形之前加上表外亲成分“外”字的形式，分

布格局也与“祖父”很相似，但是不完全相同。 

因此，为了分析同一个发音人回答的“祖父”和“外祖父”词形搭配是否有“X”和

“外 X”这一关系，重新绘制了图 9。图 9 的红圈（●）表示“有对应关系”；篮圈（●）

表示“没有对应关系”；绿星（★）表示“不区分“祖父”和“外祖父”称谓”，具体来说

两边都叫作“爷爷”或“老”。由此可见，“没有对应关系”的分布格局有两个特征。第一，

出现在东西对立的分界地区。这应该是由于 A 类与 B・C 类两个势力的接触，从而失去了

词汇系统的平衡性。第二，集中在青年层。这与 D 类的分布状况有直接关系。 

D 类“老爷”（◆）主要出现在西南部的青年层。如果我们仅看“老爷”这一词形，

很容易想到这是由于 B 类“外老爷”的“外”字脱落而产生的形式。实际上，在东部零

散分布的“老爷”有可能经历过这种演变过程。但是西南部的老年层和中年层主要使用的

是“外爷爷”，从词形来看，青年层的“老爷”不可能直接从“外爷爷”演变而产生。我

们观察岩田 2012 所收录的关于“外祖父”的广域语言地图就会发现，与徐州铜山县西南

部邻接的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地区将“外祖父”叫作“老爷”。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西南部

青年层的“老爷”是从周边地区传播过来或者受到普通话影响而流入的。 

另外，还有少数回答。E 类的“老”（◆）应该是 C 类“外老”的第一音节脱掉或者

D 类“老爷”的第二音节脱掉后的词形，“老老”是“老”的重叠形式。F 类（★）是将

“祖父”“外祖父”都叫作“爷爷”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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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类（135） 爷[iә55]，爷爷[iә55・iә]，俺爷[æ̃35 iә55]，俺爷爷[æ̃35 iә55・iә] 

▲ B 类（24） 老爷[lɔ35・iә] 

▼ C 类（17） 老[lɔ35]，老老[lɔ35・lɔ]，俺老[æ̃35 lɔ35] 

图 6 乡镇“祖父”称谓词形的分类与其地理分布状况 

 

 

图 7 乡镇“祖父”称谓词形的地理分布：“东西对立”及同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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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类（101） 外爷[uɛ51 iә55],外爷爷[uɛ51 iә55・iә],俺外爷[æ̃35 uɛ51 iә55] 

▲ B 类（26） 外老爷[uɛ51 lɔ35・iә] 

▼ C 类（25） 外老[uɛ51 lɔ35]，俺外老[æ̃35 uɛ51 lɔ35] 

◆ D 类（17） 老爷[lɔ35・iә] 

◆ E 类（2） 老[lɔ35]，老老[lɔ35・lɔ]，俺老[æ̃35 lɔ35] 

★ F 类（4） 爷爷[iә55・iә] 

图 8 乡镇“外祖父”称谓词形的分类与其地理分布状况 

 

 
● 有对应关系（134）  ● 没有对应关系（35） 

★ 完全一致（5）：爷爷―爷爷（4），老―老（1） 

图 9 同一个发音人所使用的“祖父”“外祖父”称谓词形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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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类（177） 奶[nɛ35]，奶奶[nɛ35・nɛ]，俺奶[æ̃35 nɛ35]，俺奶奶[æ̃35 nɛ35・nɛ] 

图 10 乡镇“祖母”称谓词形的分类与其地理分布状况 

 

 

● A 类（37） 外奶[uɛ51 nɛ35]，外奶奶[uɛ51 nɛ35・nɛ] 

▲ B 类（60） 姥娘[lɔ35・niaŋ/ niŋ]，朗娘[laŋ35・niaŋ/ niŋ] 

▼ C 类（24） 朗[laŋ35]，朗朗[laŋ35・laŋ]，俺朗[æ̃35・laŋ] 

◆ D 类（3） 外朗娘[uɛ51 laŋ35・niŋ] 

■ E 类（48） 姥[lɔ35]，姥姥[lɔ35・lɔ]，俺姥[æ̃35 lɔ35] 

★ F 类（2） 奶奶[nɛ35] 

图 11 乡镇“外祖母”称谓词形的分类与其地理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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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祖母 

对“祖母”的称谓而言，完全不存在地理差异和年龄差异。参看图 10 就能一目了然。 

 

4.4 外祖母 

另一方面，“外祖母”的词形较多，分为 6 个类型（图 11）。虽然该条目的 A 类（●）、

B 类（▲）及 C 类（▼）的分布格局与“祖父”“外祖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形成了“东

西对立”这一点上还是有类似的分布趋势。 

B 类将“姥娘”和“朗娘”合并成一个类型是因为，如在 3.4 所述，“朗娘”是由于

“姥娘”的“姥”受到语音同化而产生的词形，所以这两种词形都在语音变异的范围内。

我们通过年龄差异也可以得以确认“姥娘”是比“朗娘”更古老的形式。再者说，“娘”

有[niaŋ]和[niŋ]的语音变异，从年龄差异上判断，是[niaŋ]变成了[niŋ]。音变的原因可能

是因为第二音节的“娘”读为轻声而引起的弱化。 

从分布特征和年龄差异来看，C 类的“朗”可以说是 B 类“朗娘”的“娘”脱落后的

形式，另外还有由于单音节的“朗”重叠而形成的新词形“朗朗”。 

回答 D 类“外朗娘”（◆）的发音人只有 3 位。“朗娘”前面加上“外”字的原因我

们在 3.2 已做探讨。 

E 类“姥”类（■）主要出现在西部的中年层和青年层。虽然 B 类主要分布在东部，

但西部的老年层也还保留着这一词形。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是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同时也

可以推测在西部发生了“姥娘”＞“姥”＞“姥姥”这种形式的变化。 

回答 F 类（★）的发音人只有 2 位，是将“祖母”“外祖母”都叫作“奶奶”的类型。 

 

4.5 从地理差异和年龄差异来看的语言演变过程 

根据以上的解释，徐州乡镇的“祖父”“外祖父”“祖母”“外祖母”称谓词形的演变

过程可以归纳出如下模式图（图 12）。 

本文论述至此，还要补充如下三点。 

（一）“东西对立”和“同言线束” 

如前文所述，“祖父”“外祖父”“外祖母”称谓词形成了“东西对立”的分布局面，

图 7 还显示了关于“祖父”的同言线。其实，日高 2019 所报告的徐州方言“蝉”的语音

变异[tiә35・lou]和[tɕiә35・lou]也同样形成了“东西对立”和同言线。另外，苏晓青等 2019

根据徐州地区 18 个语音、词汇、语法、民俗条目的特征分布绘制出多条同言线并叠加在

一起，从而归纳出了“西北部同言线束”和“中部同言线束”。本文所提到的这三个称谓

词的分布局面和同言线也与这条“中部同言线束”5)相一致。苏晓青等 2019 还做出了如下

解释：“中部同言线束与明代徐州、淮安府的界限一致，这种一致性说明，行政区划界限

                                                  
5) 狭义上的徐州指徐州市的五个直辖区（云龙区、鼓楼区、贾汪区、泉山区、铜山区），而广义上

的徐州还包括两个县级市（新沂市、邳州市）及三个县（丰县、沛县、睢宁县）全域。这里所说的

“中部”指的是广义上的徐州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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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与方言民俗的分界线是一致的，行政区划对方言民俗分区有比较深刻的影响”。 

（二）互补分布 

“祖父”义的“老爷”[lɔ35・iә]主要分布在东部，“外祖父”义的“老爷”[lɔ35・iә]

主要分布在西南部，两者的语音形式完全一样。另外，“祖父”义的“老”[lɔ35]类主要分

布在东部，“外祖母”义的“老”[lɔ35]类主要分布在西部，两者的语音形式也完全相同。 

如上所述，“祖父”“外祖父”“外祖母”称谓词形的分布局面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

其他条目也有显示同样的分布局面。然而，就“老爷”和“老”这些同音词而言，我们还

能够解释为为了回避同音词冲突形成了互补分布，从而保留着现在的分布局面。岩田 2009

中有关于同音冲突更详细的说明。 

（三）音节的脱落和单音节的重叠化 

“祖父”的“老爷”演变为“老”、“外祖父”的“外老爷”演变为“外老”、“外祖母”

的“朗娘”演变为“朗”，这三种变化的共同点是音节的脱落。另外，虽然在语言地图中

无法完全表示出来，但实际上还存在音节脱落的其他例子，如“祖父”的“爷爷”演变为

“爷”、“外祖父”的“外爷爷”演变为“外爷”、“祖母”的“奶奶”演变为“奶”、“外祖

母”的“外奶奶”演变为“外奶”及“姥姥”演变为“姥”。这些例子都可以用年龄差异

来说明。所以我们推测，近年来在徐州的老年层至青年层中正在发生亲属称谓词音节脱落

的现象。同时我们也发现了由于发生了单音节的重叠化而产生的新词形，如“祖父”的“老

老”、“外祖母”的“朗朗”。 

 

 

图 12 各个词形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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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区和乡镇的语言使用状况对比 

 

最后，我们通过第三节和第四节的对比来探讨徐州城区人和乡镇人称谓词使用状况的

异同。从地理上看，城区处在“东西对立”的西部地区范围内（图 7）。因此，分布在城

区的词形及大致的年龄差异与西部乡镇相同。另一方面，两者之间有以下三个不同之处。 

（一）仅城区年轻人使用的词形“外公”和“外婆” 

岩田 2009 指出，方言词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两种：一是“徒步式”；二是“空运式”。

前者是“方言词由某一个村经过村民的交际传播到与之毗邻的另一个村”的方式，后者是

以移民为媒体的传播方式。 

根据本文考察的结果，“外公”和“外婆”仅出现在城区的青年层中。岩田 2012 所收

录的广域语言地图显示，“外公”主要出现在长江以南地区，“外婆”主要出现在淮河以南

及西北地区。不过，回答“外公”“外婆”的除了 1 位发音人6)以外，其他人的外祖父母都

并非来自这些地区，而是来自徐州本地或者徐州周边的山东安徽等地区。考虑到城区周围

的乡镇完全没有出现这些词形，所以可以排除掉以“徒步式”传播的可能性。并且，回答

“外公”“外婆”的发音人大部分都是生长在徐州的青年层，所以也不符合“空运式”。 

那么，还会有什么其他传播手段呢？关于语言变化的方式，井上 1998 曾提出过“雨

伞模型”（雨傘モデル），并指出东京新方言词的传播方式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乡镇之

间的互相传播；第二，流入到东京；第三，从东京传播到日本各地7)。如果运用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推测，主要分布在南方的“外公”“外婆”是先流入到中央之后，再扩散到各地

的青年层。 

（二）“俺”字的添加 

根据笔者所调查的资料，回答加上“俺”字词形的都是乡镇人。城区人之所以不使用

这种说法可能是因为会觉得有点“土气”，反过来说，乡镇的一些发音人使用这类词形的

原因也可能是为了保持淳朴的乡村味儿。然而，我们还要考虑到音节数的影响。岩田 1995

推测，江苏赣榆方言“伯母”的称谓经历过如下演变过程：ta niaŋ＞ ta nie＞ tan＞ tan tan，

其中单音节重叠化的原因为：“作为称谓词，单音节形式往往显得不稳定，于是形成了重

叠的［tan tan］”。话说回来，在发音人的回答中加上“俺”字的词形当中，占多数的是单

音词的前面加上“俺”，反而双音词的前面加上“俺”的并不太多。具体而言，“俺”加单

音词（如“俺爷”、“俺奶”、“俺老”、“俺朗”、“俺姥”）共有 35 例，“俺”加双音词（如

“俺爷爷”、“俺外爷”、“俺外老”、“俺奶奶”）共有 8 例。如此看来，“俺”字的添加也有

可能是为了变成双音节而保持稳定性的一种处理方法。 

（三）不区分“祖父母”与“外祖父母”称谓的现象 

调查显示，不区分“祖父母”与“外祖父母”称谓的现象在城区和乡镇的青年层中都

                                                  
6) 这位发音人的外祖父来自江苏常州、外祖母来自上海。调查时，她还跟笔者解释说：“他们叫我

说啥我就说啥”。所以对她而言，应该有外祖父母出生地的影响。 
7) 原文为 1.田舎での相互の伝播、2.東京への流入、3.東京から日本の他地域への伝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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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现，然而出现频率各有不同，以城区更为明显。具体来说，从 80 年代到 00 年代出生

的发音人中，“外祖父”也叫作“爷爷”的比例在城区高达 26.2%（65 位发音人中 17 位），

而乡镇只有 3.6%（84 位发音人中 3 位）。 

我们可以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和家庭形态的变化。现在在城市里像以

前那样三四代同堂的家庭越来越少，反而核心家庭却越来越多，亲属关系的疏远导致了亲

属称谓的改变。笔者在调查中还遇到过某位发音人提出了“有什么外不外的”这种想法。

这可能意味着青年人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和家庭关系产生了意识上的变化。如此看来，城区

青年层一方面在开始使用从外地流入过来的“外公”“外婆”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有可能

对“外”这个概念逐渐产生了心理抵触。 

 

附记：本文承蒙 JSPS 科研费 JP19K20786（研究活動スタート支援「3D 言語地図による

漢語徐州方言の地域差・世代差に関する社会言語地理学的研究」）的鼎力支持，谨此鸣

谢。感谢在调查过程中，江苏师范大学的苏晓青教授、苏教授的各位研究生（卢文秀、许

以撒、赵文文）以及其他多方相关人士对我的协助和支持。感谢众多发音人为我抽出时间

并给予了宝贵的语言资源。在绘制“3D 语言地图”方面，感谢 Light Stone 公司的榎本純

二先生多次传授给我绘图软件“Origin”的操作方法并提出了许多建议。以及感谢金萍女

士在中文校对方面的帮助。特此衷心地向各位表示感谢。最后，向这次给予我投稿机会的

远藤光晓教授、向在校对及编辑方面给予我大力支持的铃木博之先生深表谢意。不当之处,

望各位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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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 of Address for Paternal and Maternal Grandparents Used by Xuzhou Dialect 

Speakers: Lexical Variation by Area and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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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exical variation of the terms of address for paternal 

and maternal grandparents based on the location and age of speakers of the Xuzhou dialect in 

Jiangsu province. We will consider the processes of linguistic change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age differences in the urban area of Xuzhou, location and age differences in the 

rural villages located in the surrounding urban area, and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urban area 

and rural villages. The informants consisted of 345 people born between 1930s and 2000s. A 

large quantity of the dialect survey data will be illustrated by 3D linguistic maps. While 

analyzing, we also identify unique cases in this area, such as transformations into new word 

form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geographically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to avoid homonymic 

clash. 


